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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姑子？从古音到现代方言

顾炎武在《唐韵正》里曾提到方言的
一则趣事。

在青州等地区，有着名为张家庄、李家
庄一类的地名，可在当地人的嘴里，它们却
被称为张姑庄、李姑庄。这可不能怪当地
朋友发音有瑕疵，相反，背后自有说头。

原来，古时候，“家”的发音便是“姑”。
《离骚》有云：“羿淫游以佚畋兮，又好射夫
封狐。固乱流其鲜终兮，浞又贪夫厥家。”
咱们循着古人的押韵习惯，也能发现，这
里的“家”的确读作“姑”。正因此，顾炎武
还在后文开玩笑地说了一句，后人嫌弃

“程姑庄”莫名其妙，把它改成“程戈庄”，
这才是真真闹了笑话。

除此之外，青海等地方言中对“姑”的
保留，依着的也是这道缘分。比如东汉史
学家班固的妹妹班昭嫁给曹世叔，因其才
能出众，大家尊称其为“曹大家”，“大家”
也自此成了对年长女性的尊称。这种称谓
延续到后世，逐渐融入生活，甚至到了现
代，丈夫的姐妹也和“家”沾上了边儿，成
了“大姑子”“小姑子”。

以古音入方言的远不止此。
北方地区的常用方言“妗子”，多称呼

舅母，看着毫无关联，可在《集韵》里头，舅
母两字的合音，正是“妗”。

有时候，哪怕古音绕了个弯，也能顺
顺当当地穿越时光。例如在山东的方言
里，臀部一般被称为“腚”，这也有缘由。

“臀”本为形声字，古音就读作“殿”，尽管
后来渐渐演变成了“腚”，也算是把前世模
样保留了个七七八八。还有河南的一些地
区，常常挂在嘴边的“鸡嬎fàn蛋”也是迷
惑了一众外地朋友。实际上，放在千百年
前，这都不算事儿。《说文·女部》就解释得
清清楚楚———“嬎，生子齐均也。读若幡。”

《纂要》说得更明确，“齐人谓生子曰嬎”。正
因此，最寻常不过的母鸡下蛋，带着古音摇
身一变，成了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鸡嬎
蛋”。再比如，关西地区的人们喜欢说的

“事情荒了”，也是因为“荒”的古音和“黄”
相近，一来二去，黄了的事情也能“荒了”。

花样虽然多，也只能算是古音同方言
邂逅的“只言片语”，放眼浩如烟海的现代
方言，抱着古音不撒手的可不在少数。

颇具独特性的客家方言，光是发音就
足够惹人注目。还别说，从发音特色来看，
客家话就像是历史的宠儿。古时候人们的
发音与现代大不相同，其中便有一条是

“入声”的保留，只可惜后来随着语言发
展，入声渐渐“消失殆尽”，融入了其他声
调之中，这便是所谓的“入派三声”。正因
此，在大部分现代方言里，人们再也寻不
到入声调的影子。客家话偏偏就是为数不
多的“幸存者”之一，大量保留了古入声的
韵尾，江西地区的赣方言也多多少少抓住
了一点入声的尾巴，就此蒙上了“难懂”之
名，成了让大伙儿“熟悉的陌生人”。

照这样看，“十里不同音”的事实并非
不可改变，毕竟，运气好了，古今也能对话。

长得皙？从古籍到日常用语

对方言来说，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只
是借鉴部分字词的读音，岂不可惜了？

为了继承古语，方言们又琢磨出了法
子。

比如在山东一些地区，谁要是胡编乱造
瞎说话，就会被形容为“謟”（tāo）。早在战国
时期，这样的表达就不算新鲜词汇了。《荀
子·性恶》曾用过，所谓“其言也謟，其行也
悖，其举事多悔，是小人之知也”。再比如，当
地人口里的“木僵”一词，也写作“木强”，用
于形容人木讷而反应不灵敏，其实也有着

“前世故事”。《汉书·周勃传》谈到周勃的性
格时也拿这词说事，形容其“木强敦厚”，《汉
书·酷吏传》里说的“吏民益凋敝，轻齐木强
少文”，取的也是这个意思。

在古汉语、古汉字发源最为集中的关
西地区，这样的情况更是屡见不鲜。在乾县，
人们要是碰到容貌美丽的女性，多半都会夸
上一句“长得皙”。有时说一样东西好看，会
用“僚很”一说！这些可不是当地人脑洞大开
想出的溢美之词。在《说文解字》里头，僚、皙
恰恰都是“好貌”的意思。还有《诗·大雅》里
的“太任有身，生此文王”，成了描述怀孕的
雅称，妇女有孕，也就成了“有身子了”。和这
类似的还有青海方言中的“先后”，其实就是
妯娌的意思，在《史记》或《汉书》里，这样的
表达也是一抓一大把。

山东淄博和沂蒙方言里的“脰（dòu）
枕”，让人乍一看，还以为是什么黑科技宝
贝。在《说文解字》里一查，原来“脰”，不仅
正好是古人对脖颈的称谓，还恰恰就是古
代齐地的方言用词，从枕头到“脰枕”，瞬
间也就顺理成章起来。

还有鏊（ào），一看便有点历史气息。
《水浒传》里就有着“热鏊上蚂蚁”一说，在
河南方言里也至今有着“鏊子”的称呼，没
啥稀奇，正是一种铁质的平底锅，当地喜
欢吃烙饼或煎饼的朋友，个个都对它熟悉
得不得了。

有时古籍不够了，传说和民俗风谈也
能凑个热闹。比如关西地区方言里的“姚
婆”“姚娘”，才不是哪路神仙。传说舜的继
母就姓姚，这继母人不咋样，专门虐待舜，
还因此“闻名”，留“臭”百世，以至于关西
地区的人们称呼继母往往就是姚母和姚
妈。相对于古书古籍，传说和古代风俗就
天马行空了，和这些沾上边儿的方言，也
更容易让人迷糊。

比如“头谷”，看字面意思便是头道谷
子，或者至少是植物名。可好巧不巧，其实
是牛马的意思。原来，古时人们喜欢在山
谷中放牛马，所以有着“谷量牛马”的说
法，也就是说谷子中便有着若干头牛马，
时间长了，一些地区的方言里，人们也将
牛马改叫成“头谷”。

还有“古东”，在不少人眼中，不就是
对“古董”的误写？殊不知，古时候的物件
一般称为东西，古物就是古东西，只是在
后来的表达里，人们习惯性地省略了“西”
字，如此说来，地区方言里的“古东”，反倒
比“古董”更为正统、合理。

尕（gǎ）也是其中一例。古时候的钱
币较小，人们喜欢称其为尕，到了现代，虽
说“尕”脱去了“铜臭味儿”，可还是没摆脱

“小”的含义。比如甘肃地区，人们就喜欢
把小孩称为“尕娃”，哪天巷子里飘出了晚
饭香，家长们一声声“尕娃”响起来，“尕”
字的华丽变身，算是落了空。

往北方方言里瞅瞅，这样的例子有的
是。五彩斑斓的古称们，像是遗落在沙滩
上的珍贝，即便被时光的洪流冲刷千年，
仍然在现代语言的土壤上扎了根。

据“国家人文历史”微信公众号

屎壳郎争霸赛

在澳大利亚这片遍布神奇动物的土
地上，屎壳郎界人才济济。

在长达60年的进口与本土屎壳
郎混战中，外来屎壳郎从400多种中
杀出重围，连连获胜。

本土屎壳郎作为输家，尽管没
有太大毛病，可它们太挑食了，只爱
吃袋类动物的粪便。

以考拉为例，考拉身体所需
90%的水分，来自它们常吃的桉树
叶子，只有在生病和干燥时才会喝
水，它们的粪便散发着植物的清香
味道，干燥又坚硬。

对澳大利亚屎壳郎来说，处理
这种粪球就跟吃烧烤薯片似的，越
吃越上瘾。

生活本该这么岁月静好下去，可
惜，本土屎壳郎不幸遇上了劲敌。

1788年，“英国第一舰队”登陆澳大
利亚期间，顺路带来了几头羊和牛。

到了上世纪60年代，这些牛羊
持续生儿育女，澳洲奶牛的数量达
到了2600万头，已经比当时人口总
数还多了。澳大利亚人终于意识到
自己正面临着“粪便危机”。

据统计，澳大利亚每年会产生
大约8000万吨的牛羊粪便，而且这
帮“爱干净”的奶牛，还会避开有自
己粪便的牧场进食。

这意味着，澳大利亚每年将失
去数千平方公里的放牧土地，每天
还会有数十亿只苍蝇蚊虫从粪便中
飞出，带来严重的传染病威胁。

就在澳大利亚即将被粪便、苍
蝇霸占的关键时刻，澳大利亚本土
屎壳郎却集体罢工。它们面对厚重
黏湿，巨大无比的牛粪，完全提不起
胃口，几乎很少靠近牛粪。就算是对
牛粪感兴趣的零星本地屎壳郎，也不太会
搬运大的粪球。它们通常直接从牛粪上开
洞，一路通到地下，再把搓好的粪球通过
这个洞推到地下。由于技术水平有限，无
法让粪球成形，只能以小碎块的方式搬
运。

这种操作，对大量牛粪包围着的澳大
利亚来说，几乎于事无补。

面对本地屎壳郎的这种情况，澳大利
亚科学家为了解决粪便危机，便提出了从
国外引进高端屎壳郎的想法。

1965年，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
究组织，开启澳大利亚蜣螂（屎壳郎）计
划。两年后中国屎壳郎登场。

澳大利亚科学家在我国找到了一种屎
壳郎，它们几乎能满足处理牛粪的所有需求。

它们常常把又稀又软的动物粪便当
成家，先是把潮湿的动物粪便，滚成一个
圆圆的粪球，同时把卵产在粪球中。当屎
壳郎幼虫孵化后，可以利用粪便中的养分
长大，粪便就被完美地消化了。

在澳大利亚几十年的屎壳郎比拼中，
中国屎壳郎依靠这项技拔得头筹。

现如今，澳大利亚的屎壳郎争霸赛正
在继续。包括中国屎壳郎在内的进口屎壳
郎，多次拯救差点陷入牛粪中的澳大利亚。

比如今年，澳大利亚从欧洲引进的新
型屎壳郎G.sturm，非常擅长滚粪球。

它们能够将粪便搓成粪球，再把它滚
走埋掉。如果说之前的屎壳郎是地下工

作，那么现在的屎壳郎可以在地上
工作，双管齐下，效率加倍。

屎壳郎在帮助澳大利亚人摆脱
粪便噩梦上，的确是费尽了心血，多
少得颁一个感动澳大利亚奖。

也是从这件事儿上，人们才明
白以往对屎壳郎的误解有多深。

屎壳郎比你想得更厉害

在很多人眼里，屎壳郎只是自然
界一个平平无奇的小角色，由于跟屎
的合作关系过于密切，肮脏、恶心就成
了它的标签。但是被你疯狂嫌弃的屎
壳郎，每天都在开心工作，认真履行职
责，背地里还有N个隐藏身份。

搬运粪球是屎壳郎的祖传手
艺。工作时，屎壳郎会使用前爪将
粪便聚拢在一起，形成一个圆形
丸状的粪球。一只业务娴熟的屎
壳郎，会用后腿蹬着粪球，倒立着
行走，将粪球运往巢穴。它们的搬
运能力相当惊人，作为世界上力
气最大的昆虫，能够推动自身体重
1141倍的物体，相当于一个人推动6
辆双层汽车。

一辈子与粪便打交道的屎壳郎，
不仅掌握了生存密码，也把粪球当成
了相亲界的硬通货。当雌屎壳郎看到
雄屎壳郎在推粪球时，会对其表现得
十分崇拜，于是雌屎壳郎就会帮雄屎
壳郎一起推粪球。粪球推得越大越密
实，这两只屎壳郎会在一起为爱鼓掌
的可能性就越高。一旦不小心陷入三
角恋，屎壳郎很可能围绕着粪球来场
世纪大战。

如果雌雄屎壳郎能够顺利结合在
一起，夫妇俩将在粪球内产卵，幼虫以粪球为
食物，在里面慢慢长大。为了第一时间吸收粪
便中的养分，有些小型屎壳郎甚至会寄生在
某些哺乳动物尾部和臀部的毛发上。

辛苦工作养家养娃的屎壳郎，有时候
也可能惨遭欺骗，备受欺凌。

屎壳郎有一个特点，它们在搬运粪便
时，会将粪便里没消化完的种子，运到较
远的地方。

有一种名为银木果灯草的植物，就特
意利用了屎壳郎的远距离运输手段。它进
化出外表看起来非常像羚羊粪便的种子，
如果靠近一闻甚至能散发出浓烈的气味，
并以此来引诱屎壳郎帮忙传播种子，可以
说是诡计多端了。

然而，即使生活会遇上困难，屎壳郎
也从来没放弃过。

法国导演雅克·贝汉花了20年拍出纪
录片《微观世界》，向人们展示了森林草丛
下放大的屎壳郎世界。

其中就有段很生动，在短短的上坡路上，
屎壳郎时刻面临着危险，任何一段小树枝、棱
角分明的石块，都可能让一天的工作白费。

屎壳郎为了把粪球推上小土坡，连滚
带爬，相当辛酸，最终成功。

据“世界知识局”微信公众号

所谓十里不同音，在普通话日益普及的当下，形形色色的方言仍是大伙儿日常生活
的“硬通货”。方言里各式各样的新奇词汇也是层出不穷，什么嬎（fàn）蛋、贰护、妗
子……不是当地人，还真不一定能听懂。

可要往前倒推个一千多年，这些词汇，却不算什么新面孔。没错，这些执着地停留在
现代方言中，让人“捉摸不透”的语词们，不少都是老祖宗们最熟悉不过的言语。

中华大地向来不养闲动物，就连屎壳郎也把“勤劳”两个字刻在DNA上。
由于过分热爱劳动，它们甚至漂洋过海。近期在短视频平台爆火的中国屎壳
郎，就曾临危受命，前往澳大利亚，开展滚粪球工作。

为了引进这些高技术人才，澳洲一度拨款4690万元人民币，来增加牧场生
产率。想知道中国屎壳郎为什么名扬海外，就不得不了解那场屎壳郎混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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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正在辛勤

工作。

《女史箴图》中的班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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